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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论文从农村成年子女个体层面的角度研究他们与老年父母间的经济交换在其整个中青年阶段的变动

状况。研究借助生命历程理论框架，从社会、家庭和个体层面实现宏微观视角的整合，力求达到对家庭代际经济
支持发展动力机制的系统认识。借助纵贯调查数据，将代际经济交换的生理年龄效应、队列的历史效应和家庭生
命周期效应加以分解。结果证明了老年父母在代际交换当中经济福利有所提升，表现在增龄效应和宏观的历史
效应两方面，三代家庭成员所处的生命阶段对代际经济交换水平具重要影响。同时也对性别差异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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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代际经济交换指老年父母与其成年子女之间的

现金、衣物、食品等实物帮助和交换，是老年人与其
子女间双向的经济资源流动［1］，往往贯穿在老年父

母与其子女共同生命历程的始终。受制于农村地区
较为落后的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状况，农村老年人

无法与城镇老年人一样享有养老金和退休金，往往

主要依靠子女的经济支持，这种情况在高龄老人中

尤甚［2］; 而老年父母给予子女的经济等方面的帮助

对于子女外出参与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也同样十分重

要［3 － 4］。农村家庭中的代际经济交换对于促进代际
双方的福利，尤其是对防范老年人的养老风险至关

重要，是农村家庭养老的基础。
目前，关于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之间微观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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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水平动态发展规律的认识并不深入，结论也并

不一致。老年父母和成年子女代际支持的能力及其
需求决定了各自在代际经济交换中的位置。从时间
纵向来看，上述能力和需求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农村老年人的独立经济能力在普

遍下降，获得子女经济帮助的需求在增长。较多的
研究表明，年龄大的父母获得了子女更多的经济支

持，而他们为子女提供的则相反［5 － 6］; 另一方面，多

数学者认为伴随着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与过去相比，

现在的老年人的家庭权威在下降，年轻人的自我意

识在加强，传统孝道观念淡化，导致了家庭资源分配

出现“重幼轻老”的趋势［7］。有研究表明，随着父母
年龄的增长，农村的子女给予老年父母和从老年父

母处获得的经济支持都有所下降［8］。造成上述不一
致，关键的原因在于，相关结论多是基于横截面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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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描述性统计分析，其弊端在于只比较了某一个时

间点上不同年龄组之间的差异。在固定的时间点上
个体年龄和所属出生队列的效应是交织在一起

的［9］，因此无法得出个体层次上实时的代际交换水

平随年龄的平均变动规律。在之前的研究中，我们
对老年人在 60 岁及以后的整个生命阶段中，个体年
龄、出生队列和家庭生命阶段因素对代际间经济和
器械交换的效应进行了分解。结果表明，在讨论农
村老年人所面临的家庭养老支持力的风险时，有必

要把老年人和子女群体看作是同历史时间一起运动

的各不相同的出生队列，并且代际交换的发展动力

源自于社会、家庭和个体三个层面［10 － 11］。本研究将
在中国农村特定的社会经济转型和历史发展的背景

下，基于生命历程理论的研究范式，从农村成年子女

个体层面的角度进一步深入研究，探讨代际经济交

换在成年子女整个中青年阶段的变动状况，将不同

性别的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间代际经济交换的生理

年龄效应、队列的历史效应和家庭生命周期效应加
以分解，进而描绘出成年子女个体层面上代际经济

交换的年龄发展轨迹。
本研究采用生命历程理论的研究视角，在以下

几方面具有创新意义: 首先本研究借助纵贯的研究

设计，建立起曲线增长模型分别针对个体生理的影

响和家庭生命阶段的影响进行讨论; 其次，研究关注

了子女个体层面上年龄发展轨迹的队列间差异，借

此对于社会变迁给微观代际经济支持造成的影响进

行实证意义上的深入探讨; 最后，系统认识了子女本

人及其兄弟姐妹和老年父母各自所处的生命历程阶

段与子女角度的代际经济交换水平之间的关系。同
时，本研究也对代际经济交换动态发展轨迹的性别

差异进行了充分关注。

二、理论框架

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迁和平均寿命的延长，

不同年龄阶段的代际间资源交换的问题成为多学科

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宏观经济学、公共政策和法
律等学科，注重关注公共社会保障、养老金和医疗保
障等社会制度导致的公共资源从年轻一代到年老一

代的转移; 而微观经济学、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等领
域为微观层面代际交换动机的解释提供了互补的视

角。其目标是: 借助公共资源的转移为老年人提供
有效的养老保障的同时，又不至于消减家庭内的代

际交换。
家庭微观层面代际支持的研究表明代际交换是

权力———协商、互惠动机和利他动机共同作用的结
果［12 － 13］，但合作群体和交换模型能够更好地适应农

耕社会或者父权特征明显的社会［14］，在中国大陆以

及中国台湾的城市［15］和农村［16］所开展的相关研

究，结果均支持了该模型对于中国家庭的代际支持

具有较强的解释力。Lee 等对台湾家庭中夫妻双方
对各自父母的经济支持进行研究后指出，合作群体

模式更适合于解释台湾家庭的代际支持模式，但是

家庭中夫妻双方对用于支持各自父母的资源的分配

更接近于权力与协商模型［17］。Sun 分别从子女和
父母的角度考察中国当代城市家庭中的经济交流、
生活照料等活动［15］。Silverstein 曾提出三个模型来
解释父母早期的投入对子女在他们晚年时所给出的

回报之间的关系［18］。针对农村劳动力外流严重的
现实状况，结合中国家庭养老文化和中国农村独特

的社会背景，学者们对传统的代际交换合作群体模

型进行了改进［19 － 20］。上述研究多以“代”模型为基
础进行静态机制的研究，代际模型主张个体的生命

历程是一种代际间的重复，有固定的周期和转折点，

因而不能够反映代际交换行为时间维度上的特征和

动态发展规律。还有部分研究注重了社会规范和社
会变迁的历史变化对个体发展的影响，但其探讨视

角较为宏观［21］。目前该领域的研究存在宏微观研
究相互割裂的状况。造成目前的代际经济交换研究
对时空位置不够敏感，限制了对剧烈变动的社会中，

代际经济交换社会、家庭和个体层面发展动力机制
的系统认识。
生命历程的理论视角强调多种时间背景对于人

的发展的重要性［22］，注重在个体研究层次上分析个

体内特征和行为的历时发展变化的规律，契合本研

究的主题。“年龄”作为最基础的社会和文化范畴
之一，具有深刻的社会和心理含义［23］，作为生命历

程研究范式的核心概念，年龄是个体生命、社会文化
与历史背景的联结点。本研究采用生命历程的理论
框架，从生命时间、历史时间以及家庭时间三个维度
对“年龄”概念进行结构，借此将年龄、队列和个体
生命历程这三种与时间有关的变动区分开。生命时
间维度的年龄是指子女的实际年龄，代表个体在个

体老化进程中所处的位置。历史时间维度的年龄指
子女所属的出生队列，代表子女个体在历史中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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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位置。子女一“代”的个体并不是拥有共同历史
时间位置的人，如本研究中的子女样本出生年上下

相差三十多年，时间跨度越长，子女代的个体历史体

验差异越大。20 世纪 40 年代至今是中国农村社会
变革最剧烈的历史时期，不同队列的子女人群在不

同的年龄上经历了各历史时期，从而给不同队列的

子女打上了历史的烙印。队列效应反映了外生的社
会环境因素造成的影响。家庭时间维度的年龄指子
女承担的特定家庭角色。中国农村家庭策略的制定
是以家庭为单位作出的，家庭被看做一个能动的行

动主体，这反映了在中国农村家庭至上的整体主义

价值观。个体间的经济交换行为是一个动态的过
程，它在家庭成员的个体间的相互作用中实施与完

成。交换的作用场除了直接发生在互动亲子的身上
外，还发生在跨代的亲子身上，包括祖孙三代的所有

直系亲属成员均是家庭策略的参与者和执行者。老
人的丧偶意味着他们作为配偶角色的丧失，停止工

作意味着作为社会人角色的部分丧失且对于农村老

年人来说往往带来家庭经济贡献者的角色丧失，这

两者均标志着其生命历程中重要的角色转变，因此

作为老年人生命历程阶段的划分标准。对于子女而
言，其他兄弟姐妹是影响其代际交换水平的重要方

面，所受到的影响既与兄弟姐妹的性别结构等特征

有关，也和兄弟姐妹所处的生命阶段有关。孙子女
作为联系子女与老年父母( 祖父母) 的纽带，在代际

经济交流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孙子女处于越
小的年龄阶段时，需要越高强度的照料，本文将“有
无孙子女”以及“最小孙子女的年龄”作为标准划分
子女和兄弟姐妹的家庭生命阶段。

三、研究设计

( 一) 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历时 9 年的四期追踪调查数据，数
据来自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与美国南加州大学

合作，在安徽省巢湖市农村进行的调查，分别在

2001 年 4 月、2003 年 11 月、2006 年 12 月及 2009 年
6 月成功获得了四期追踪数据。调查采用分层多级
抽样方法，抽样的对象为 60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
2001 年的基期设计样本量为 1800，获得有效问卷
1715 份，应答率为 95． 3%。三次追踪调查分别获得
有效问卷 1391、1067 和 807 份。将所有至少参加了
一期调查的子女样本纳入本研究的分析。通过数据

统计描述分析发现，较小和较大年龄组的子女样本

量非常少，造成这些年龄组的代际交换取值不稳定，

数据跳跃非常严重，因此将子女样本限制在基期年

龄位于 21 ～ 55 岁之间。对主要变量缺省的样本进
行删除后，实际用于分析的样本有 6056 个成年子
女，其中 3233 个成年儿子( 53． 39% ) ，2823 个成年
女儿( 46． 61% ) ，分别对应着 1473 和 1360 个父母。
实际用于分析的四期子女样本总数分别为: 成年儿

子样本总数 9536 个，成年女儿样本总数 8315 个。
( 二) 测量方法

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信息如表 1 和 2 所示。
1．因变量
因变量为成年儿子和女儿为其老年父母付出的

和所得到的经济支持。子女付出的经济支持是指该
子女( 包括其配偶) 为被调查老人提供的现金、礼
物、食品等物品的总价值; 子女得到的经济支持是指
被调查老人( 包括其配偶) 为该子女( 包括子女的配

偶和未成年孙子女) 提供的现金、礼物和食品等物
品的总价值。我们按照巢湖地区各调查年份的居民
消费价格指数( CPI) 将各期钱数折算为 2009 年的
可比数额，并取对数值作为模型的因变量。
如表 1 显示，成年儿子和成年女儿样本的平均

年龄相当，在 2001 年基期调查中分别为 39． 0 岁和
38． 7 岁。随着时间推移，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
民收入水平在不断提高，成年子女获得和提供的经

济支持水平也有所增加。成年子女为老年父母提供
的经济支持要远高于他们从老年父母处获得的经济

支持。各期调查中，儿子为老年父母提供的经济支
持水平都高于女儿，儿子所得到的经济支持水平也

高于女儿。
2．自变量
成年子女的年龄是用调查年份成年子女的实际

周岁年龄来测量。根据成年子女的出生年份划分为
7 个出生队列，变量赋值方法为: 0 = 1976 ～ 1980 年;
1 = 1971 ～ 1975 年; 2 = 1966 ～ 1970 年; 3 = 1961 ～
1965 年; 4 = 1956 ～ 1960 年; 5 = 1951 ～ 1955 年; 6 =
1946 ～ 1950 年，取值越大表示出生年份越早。基期
( 2001 年) 各出生队列的年龄范围分别为: 21 ～ 25
岁，26 ～ 30 岁，31 ～ 35 岁，36 ～ 40 岁，41 ～ 45 岁，46 ～
50岁和 51 ～55岁。老年父母所处的生命历程阶段包
括“婚姻状况”( 1 =丧偶; 0 =未丧偶) 和“工作状况”
( 1 =没有工作; 0 =完全工作或部分工作) 两个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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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期调查中子女样本的年龄及代际交换的均值及标准差

调查年份

成年儿子 成年女儿

年龄 提供的经济支持( 元) 获得的经济支持( 元) 年龄 提供的经济支持( 元) 获得的经济支持( 元)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2001 39． 0 7． 9 344． 0 758． 7 76． 4 469． 3 38． 7 7． 92 27． 9 488． 6 34． 2 313． 6

2003 40． 7 7． 9 400． 8 751． 9 70． 8 389． 8 40． 4 7． 9 257． 3 463． 2 31． 8 288． 9

2006 43． 4 7． 7 513． 3 865． 5 95． 7 1207． 3 43． 0 7． 8 317． 7 558． 8 20． 4 419． 6

2009 45． 1 7． 3 651． 6 1150． 6 96． 5 561． 7 44． 8 7． 7 464． 5 775． 0 40． 7 688． 6

注: 表中样本量按照各期调查年份 2001、2003、2006、2009 年的顺序分别为: 成年儿子( 3，212 /2，654 /2，087 /1，583 人) ; 成年女儿( 2，818 /2，
313 /1，824 /1，360 人) 。

表 2 基期调查( 2001 年) 的样本特征分布

成年儿子 成年女儿

均值或比例标准差 均值或比例标准差

子女出生队列 3． 08 1． 55 3． 01 1． 55

老年父母大于等于 75 岁 33． 31% 31． 48%

老年父母的性别: 女性 53． 10% 51． 37%

老年父母的 ADL 3． 77 4． 54 3． 60 4． 42

老年父母的教育: 未上过学 76． 97% 75． 89%

子女的教育程度

从未上过学 18． 78% 55． 15%

结婚无子女 36． 51% 28． 02%

最小子女 0 － 3 岁 44． 71% 16． 82%

子女所处的生命阶段

未婚 7． 95% 1． 54%

结婚无子女 3． 26% 1． 54%

最小子女 0 － 3 岁 9． 09% 7． 44%

最小子女 4 － 16 岁 61． 42% 63． 50%

最小子女大于 16 岁 18． 28% 25． 98%

兄弟姐妹所处的生命阶段

无兄弟姐妹 1． 53% 1． 38%

均无子女 22． 45% 23． 42%

最小子女 0 － 3 岁 18． 28% 20． 87%

最小子女 4 － 16 岁 50． 25% 47． 84%

子女均大于 16 岁 7． 50% 6． 49%

老年父母所处的生命阶段

丧偶 38． 23% 36． 37%

停止工作 54． 79% 52． 52%

子女所处的生命历程阶段划分为 5 类。以儿子
为例，5 个阶段为: “无儿子”; “无儿子方孙子女”，

指该老人有儿子，但所有的儿子都还没有自己的子

女;“儿子方最小孙子女 0 ～ 3 岁”，指所有的儿子中
最小的子女周岁年龄界于 0 ～ 3 岁之间;“儿子方最
小孙子女 4 ～ 16 岁”，指所有的儿子中的最小子女
周岁年龄界于 4 ～ 16 岁之间; “儿子方最小孙子女
大于 16 岁”，指所有的儿子的孙子女周岁年龄均超
过了 16 岁。女儿的测量同理。上述阶段都是“0，
1”的虚拟变量。子女的兄弟姐妹所处的生命历程
阶段也划分为 5 类。分别为:“无兄弟姐妹”;“兄弟
姐妹均无孙子女”，指该子女所有的兄弟姐妹都还
没有生育下一代;“兄弟姐妹最小孙子女 0 ～ 3 岁”，
指所有的兄弟姐妹的孙子女中最小的周岁年龄界于

0 ～ 3 岁之间; “兄弟姐妹最小孙子女 4 ～ 16 岁”，指
所有的兄弟姐妹的孙子女中最小的周岁年龄界于 4
～16 岁之间;“兄弟姐妹的孙子女均大于 16 岁”，指
所有的兄弟姐妹的孙子女周岁年龄均超过了 16 岁。
上述阶段都是“0，1”的虚拟变量。

3．控制变量
老年父母的年龄分为“75 岁及以上”和“不到

75 岁”进行两级测量，以“不到 75 岁”为基准类型。
老年父母的性别以“老年父亲”为基准类型。研究
中采用老年人行为能力的功能障碍数作为健康指

标，基本生活自理能力 PADL 测量采用 Katz 量表，
共有六个项目: 洗澡、吃饭、穿衣、下床、房间内走动、
上厕所; 应用设施的生活自理能力的测量包括做饭、
购物、乘车、作家务、家庭理财共 5 个项目; 对活动能
力的测量包括提起或搬动 10 公斤重的东西、爬一层
楼的楼梯或台阶、弯腰( 蹲下) 或跪坐、步行 100 米。
上述的 15 个项目全部采用两级测量: 0 =没有困难;
1 =有点困难或自己根本做不了，如果回答是 8 ( 拒
答) 或 9( 不知道) 则计为 0 ( 视作为没有困难) 。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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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项得分进行累加后得分越高说明功能障碍数越
多，生活自理能力越差。该量表稳定性良好，在四次
调查中的 Alpha 系数分别为 0． 94、0． 96、0． 96 和
0． 87。老年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分为“从未上过学”
和“上过学”进行两级测量，以“上过学”为基准类
型。成年子女的受教育水平分为“从没上过学”、
“上过小学”和“初中及以上”进行三级测量，以“从
没上过学”为基准类型。兄弟姐妹数为调查年份存
活的兄弟姐妹总人数。
由于农村男性初婚年龄高于女性，因此尚处于

未婚阶段的成年儿子比例远远高于成年女儿，成年

子女所处的生命阶段大部分位于“最小子女 4 ～ 16
岁”的阶段中，其次是“子女均大于 16 岁”的阶段，
再次是“最小子女 0 ～ 3 岁”的阶段。没有兄弟姐妹
的成年儿子或女儿的人数很少，大多数情况下，兄弟

姐妹所处的生命阶段大部分位于“最小子女 4 ～ 16
岁”的阶段中，其次是“均无子女”和“最小子女 0 ～
3 岁”的阶段。老年父母年龄偏高，三分之一的老年
父母超过了 75 岁。超过四分之三的老年父母未受
接受过任何正式教育。成年子女的平均兄弟姐妹数
超过了 3 个。和儿子相比，女儿的受教育程度明显
较低。40%左右的成年子女样本的老年父母处于丧
偶的状态，老年父母停止工作的比例也很高，界于

50% ～60%之间。
( 三) 分析方法

本研究汇总每一位存活子女作为一个案例，因

此来自同一家庭的子女会具有某些共同特征，因此

利用分层模型引入随机因子来消除整群效应，建立

子女层面的三层线性模型。模型的表达式如下所
示:

一层:

Yijt = π0ij + π1ij ( ChildAgeijt － 21) +∑
p
πpijXpijt +

eijt ( i = 1，…，n ; t = 1，2，3，4) ( 1)
二层:

π0ij = β00j + β01jChildCohortij + r0ij ( 2)
π1ij = β10j + β11jChildCohortij + r1ij ( 3)
三层:

β00j = γ000 +∑
q
γ00qZqj + ν00j ( 4)

一层模型中各变量均为随时间变化的子女变

量。公式( 1) 中 Yijt 代表作为因变量的代际经济交

换; 将年龄变量减去成年子女样本的最小年龄 21 岁

进行对中( centering) 。在二层模型中引入子女出生
队列这一非时变的个体特征变量来作为一层模型参

数的解释变量。如公式( 2) 和( 3) 所示。在模型的第
三层上将老人的特征设置为第二层截距的解释变

量。如公式( 4) 所示。针对成年儿子和成年女儿分别
建立模型，并采用 HLM软件对模型拟合得到经验贝
叶斯参数估计值。

四、结 果

( 一) 成年子女为老年父母付出的经济支持

表 3中模型 1 －1和 1 －2 的结果显示，成年子女
为老年父母提供的经济支持量随年龄增加而显著增

长，且成年儿子增长的年龄斜率大于女儿。队列效应
显著为负，表明较晚出生队列组的成年子女为老年父

母提供的经济支持较多。子女为停止工作后的老年
父母提供了更多的经济支持，且 t 检验结果表明这种
经济支持增加的幅度成年儿子多于成年女儿。
结果还表明，成年儿子在结婚后提供的经济支

持都高于未婚阶段，而成年女儿只在其最小孙子女

16 岁及以下时为老年父母提供了高于未婚阶段的
经济支持量。除了儿子在其他兄弟姐妹均无孙子女
的阶段会显著减少外，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量基本

不受有无兄弟姐妹以及兄弟姐妹生命阶段的影响。
女儿为年龄大于 75 岁的老年父母提供的经济支持
有所减少，老年父母的功能障碍数的增加也会降低

成年女儿为其提供的经济支持量。儿子为老年母亲
提供的经济支持量多于老年父亲。子女受教育程度
的提高具有明显的正向影响。
从图 1 可以看出子女为老年父母提供经济支持

的年龄发展轨迹在队列间有着显著的差异。对于成
年女儿，不考虑队列效应时，整体的增龄效应是略微

正向的，控制了队列效应后，增龄效应变为明显的正

向作用。对于成年儿子，在控制了队列效应后，增龄
的正向效应变得更大。
( 二) 成年子女获得的经济支持

表 3 的模型 2 － 1 和 2 － 2 的结果显示，子女得
到老年父母的经济支持随子女增龄而显著减少。晚
出生队列的女儿得到老年父母的经济支持较少。出
生队列和年龄的交互项均显著为正，说明晚出生队

列组的子女得到经济支持量的年龄斜率较小。老年
父母的丧偶会显著降低成年女儿获得的经济支持

量。在成年儿子有了孙子女，以及女儿在其有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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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子女的阶段，所获得的经济支持量相对于未婚阶

段都有了显著的增长。
老年父母的年龄超过 75岁之后，子女得到的经济

支持会显著地降低。老年母亲比老年父亲为成年女儿

提供了更多的经济支持。老年父母功能障碍数的增加
具有显著地负向影响。未上过学的成年子女得到的经
济支持量显著地少于上过学的成年子女。兄弟姐妹数
的增加将显著减少成年子女获得的经济支持水平。

表 3 成年子女付出和得到的经济支持量的线性增长模型的系数估计值

付出的经济支持量 得到的经济支持量

成年女儿( N =2823) 成年儿子( N =3233) 成年女儿( N =2823) 成年儿子( N =3233)

固定效应 模型 1 － 1 模型 1 － 2 模型 2 － 1 模型 2 － 2

截距 4． 042＊＊＊ 3． 386＊＊＊ 1． 834＊＊＊ 2． 412＊＊＊

年龄 0． 029* 0． 063＊＊＊ － 0． 073＊＊＊ － 0． 100＊＊＊

队列 － 0． 204＊＊ － 0． 310＊＊ 0． 162＊＊ 0． 053

年龄* 队列 0． 001 － 0． 001 0． 003 + 0． 009＊＊

老年父母的生命阶段

丧偶 0． 005 － 0． 014 － 0． 323＊＊＊ － 0． 100

停止工作 0． 279＊＊ 0． 695＊＊＊ － 0． 102 － 0． 123

子女的生命阶段 ( 基准类型: 未婚)

结婚无子女 0． 290 0． 652＊＊ 0． 177 － 0． 126

最小孙子女 0 － 3 岁 0． 491 + 0． 772＊＊＊ 0． 583* 0． 687＊＊＊

最小孙子女 4 － 16 岁 0． 509 + 1． 002＊＊＊ 0． 481 + 0． 860＊＊＊

孙子女均大于 16 岁 0． 410 0． 886＊＊＊ 0． 346 0． 486＊＊

兄弟姐妹的生命阶段 ( 基准类型: 无兄弟姐妹)

均无孙子女 0． 210 － 0． 706* － 0． 093 0． 045

最小孙子女 0 － 3 岁 0． 231 － 0． 257 － 0． 145 0． 202

最小孙子女 4 － 16 岁 0． 247 － 0． 447 － 0． 145 0． 058

孙子女均大于 16 岁 0． 181 － 0． 362 － 0． 200 0． 088

控制变量

老年父母的年龄 － 0． 153 + － 0． 111 － 0． 154* － 0． 446＊＊＊

老年父母的性别 － 0． 079 0． 191 + 0． 185＊＊ 0． 087

老年父母的健康( ADL) － 0． 020* － 0． 013 － 0． 027＊＊＊ － 0． 033＊＊＊

老年父母上过学 0． 045 － 0． 111 － 0． 255＊＊ － 0． 345＊＊＊

子女的教育 ( 基准类型: 从未上过学)

小学 0． 256＊＊＊ 0． 476＊＊＊ 0． 141* 0． 020

初中及以上 0． 543＊＊＊ 0． 739＊＊＊ 0． 213＊＊ 0． 161 +

兄弟姐妹数 － 0． 027 0． 022 － 0． 104＊＊＊ － 0． 115＊＊＊

随机效应

层 2 : 截距 R0 0． 168* 1． 953 1． 872 2． 722

斜率 R1 0． 001＊＊＊ 0． 004 0． 002＊＊＊ 0． 003

层 1: 个体内 E 2． 723 4． 494 1． 807 3． 123

层 3: U00 0． 801＊＊＊ 1． 308＊＊＊ 0． 208＊＊＊ 0． 315

Deviance 19080． 09 23948． 70 17331． 58 21812． 41

注: ＊＊＊，P ＜ 0． 001; ＊＊，P ＜ 0． 01; * ，P ＜ 0． 05; +，P ＜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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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2 可以看出成年子女从老年父母处得到的
经济支持量的年龄发展轨迹在队列间有着显著的差

异。不考虑队列效应时，整体的增龄效应均为负向;

控制了队列效应后，增龄的负向效应变得更加明显。
晚出生队列的儿子得到的经济支持量随年龄下降的

斜率更为陡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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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讨 论

本研究通过运用历时近十年的纵贯数据所构建

的曲线增长模型，从成年子女的角度验证了当代农

村老年人家庭代际经济支持的子女年龄模式。结果
表明，成年子女和老年父母之间的代际经济交换是

一个贯穿了子女整个生命历程的动态发展的过程，

代际经济交换水平既随着子女的增龄而变化，也通

过出生队列效应体现出社会变迁的历史发展效应，

同时，随着老年父母、子女自身和兄弟姐妹所处的生
命阶段的不断演进和更迭，个体子女层面上的代际

经济交换随之处于不断的消涨过程中。
结果表明，随着成年子女年龄的增长，他们为老

年父母付出的经济支持量在增加，而得到老年父母

的经济支持量在减少。这可能一方面因为成年子女
的经济能力在逐渐提高，另一方面是因为随着老年

父母的衰老，其独立的经济收入能力在降低，对子女

资助需求在逐渐增加。从子女对老年父母经济支持
的宏观历史趋势来看也是得到了加强: 这既表现在

较晚出生队列的成年子女所付出的经济支持较多，

也表现在较晚出生队列的成年女儿得到的经济支持

较少，同时，越晚出生队列的子女所得到的经济支持

量随增龄的下降斜率越陡峭。其原因可能是由于较
晚出生队列的子女在受教育程度方面更有优势，并

且外出打工的比例更高，因此更有经济实力为老年

父母提供更多的帮助，并且更加不需要老年父母给

予的经济资助。同之前从老年父母角度所进行的研
究结论相比［10］，本研究从子女的角度再次印证了当

代中国农村的老年父母在代际交换当中经济福利提

高的现实状况，这一点既表现在随着增龄效应上，也

表现在宏观的历史效应方面。
总体来说，老年父母负面生命事件的发生往往

暗含着他们经济支持需求的提高，但不同类型的负

面生命事件所起到的作用不同。从结果看，老年父
母丧偶后仅会降低给予成年女儿的经济支持水平，

暗示老年父母的丧偶更加明确了儿子养老的责任;

而停止工作似乎更多意味着老年人独立经济能力的

下降，带来子女经济供养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子
女的结婚以及生育后代往往有助于提升代际经济交

换水平。成年子女结婚后，尤其是生育了后代之后，
会提高给父母的经济支持量，而他们后代的出生尤

其是未成年孩子的存在也往往和得到老年父母更多

的经济帮助相关联。
在其他兄弟姐妹均无孙子女的阶段，成年儿子

付出的经济支持量最少。首先这可能反映了在给予
老年父母经济支持方面，子女兄弟姐妹之间的示范

作用，即当其他兄弟姐妹、尤其是兄弟，生育了后代
之后会提高给予老年父母的经济支持，对该子女起

到了正向的示范作用; 另一个方面也可能是因为当

其他兄弟姐妹有了子女之后，对老年父母孙子女和

家务照料的需求上升，因此使得成年儿子提高给父

母的经济帮助，以换得老年父母为其提供家务等方

面的照料帮助。
本文的结果表明，当代农村家庭养老中传统的

子女性别分工格局依然有所保留，但其差异在缩小。
传统分工格局体现在不同性别的子女与父母之间养

老契约的持续期不同，儿子作为家庭的长期成员，与

父母的养老契约会持续终生。而女儿作为父母家庭
的短期成员，被认为是“外姓人”，与父母之间的经
济交换是一种短期安排。当儿子结婚成家之后会提
高给老年父母的经济支持，以回报父母之前在他们

的教育和结婚上的投资; 当儿子生育了下一代之后

更会得到老年父母以给孙子女零花钱、买食品、压岁
钱等形式的经济上的帮助。出嫁后的女儿则是“嫁
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婚后她们很少能得到老
年父母孙子女和家务等方面的帮助，就算女儿在有

了下一代之后得到了父母帮助照料孩子，女儿会为

之提供相应的经济回报。但研究结果也表明，女儿
对老年父母经济方面的贡献变得越来越重要，外出

务工给农村妇女带来经济上的独立和更多的社会参

与，对改变她们传统的角色定位产生了极大影响。
从老年父母间的性别差异来看，儿子为老年母

亲提供的经济支持比老年父亲多，这是因为老年母

亲对子女的依赖程度更高，往往选择加强与子女、尤
其是与儿子的代际交换，以获得更多的补偿性支持。
结果还表明，女儿从老年母亲处得到的经济支持比

从老年父亲处得到的多，这可能是因为成年女儿与

老年父母之间的经济交换总体水平比较低，多限于

过年过节的礼尚往来，而这往往多由老年母亲负责

操办。
本研究借助生命历程的理论范式，从子女角度

思考和研究农村老年人家庭的代际经济支持行为的

年龄规律，有利于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理解代际

经济交换行为变动的过程。代际支持研究最初源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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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公共政策角度的社会资源再分配，为国家制定

社会财富再分配的福利政策提供参考，公共领域和

私人领域的代际交换和转移并不是互相排斥的，而

是互相支持、互相促进的。当前农村家庭养老表现
出传统和变革共存的特征［24］，随着时间的推移，农

村家庭养老经历了和经历着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
对微观家庭代际经济交换的动机和行为的认识对于

未来公共政策的制定有重要的启示，有待于进一步

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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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 Trajectories of Intergenerational Economic Exchanges in Elderly Family of Rural China:
Perspective of Adult Children

ZUO Dong-mei1，LI Shu-zhuo1，WU Zheng2

( 1．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Xi'an Jiaotong University，Xi'an 710049，China;
2． Department of Sociology，University of Victoria，Victoria V8W 3P5，Canada)

Abstract: From the individual level perspective of the adult children，this paper analyses the dynamic inter-
generational economic exchanges between the adult children and their older parents throughout the children's entire
young and middle-age life． Based on the life course theory framework，this paper tries to achieve the integration of
the macro and micro perspective on the society，family and individual level，aiming at exploring the dynamic mecha-
nism of the development of family intergenerational economic exchanges systematically． Using longitudinal survey da-
ta，the aging effect，historical cohort effect and family life stage effect are decompos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
conomic welfare of the rural elder parents in intergenerational exchanges were improved，performed both by the aging
effect and micro historical effect，and that the life stages of three generation family members are also important fac-
tors． The gender differences are also discussed．

Key words: Elderly; Intergenerational economic exchange; Age pattern; Life courses; Rural area

Research on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R＆D Input in China—Based on CCA
and WRM Window Analysis

YIN Wei-hua1，2，YUAN Wei1

( 1． School of Statistics，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2． School of Statistics and Applied Mathematics，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Bengbu 233030，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conduct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China's R＆D input performance with canonical correla-
tion analysis and WRM window analysis based on R＆D input-output data of the China's different level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R＆D capital stock has higher marginal output elasticity than R＆D personnel． The marginal elasticity of
R＆D-input ＆ scientific-papers is highest while the marginal elasticity of R＆D-input ＆ patents is lowest． The effi-
ciencies of R＆D input in China are generally low and decrease slowly during 2004-2008 with significant inter-provin-
cial differences． The efficiency level and stability of R＆D activities show one high ＆ one low or double low in most
provinces，except Shanghai，Zhejiang，Beijing，Jilin，Hubei，Heilongjiang，Hainan and Guangdong．

Key words: R＆D input; Performance evaluation; Canonical Correlation Analysis; WRM Window Analysis

Government Financial Subsidi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Industry Cluster:
An Extension for Krugman CP Model

HU Jian1，DONG Chun-shi2

( 1． Xi'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Xi'an 710100，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Xi'an Shiyou University，Xi'an 710065，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extends krugman center-peripheral model to establish a new spatial economic model which
incorporates two factors，two departments and two regions． We use this model to explain how the government finan-
cial subsidies influence the natural resources industry cluster．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government financial
subsidies，what are the formation conditions and the reasons for the natural resources industry cluster? Our study
shows that government financial subsidies play a significant positive role in gathering the downstream industries in
the resources rich regions．

Key words: Government financial subsidies; Natural resources industry cluster; Spatial economics; Center-Pe-
ripheral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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